
034 故宮博物院院刊    2023年第3期･ 第251期

国门门南二十里，双阙峨峨夹伊水。

不论形胜接皇居，远泽灵仙亦飞拟。

洛阳士女重清明，闻向龙门更著情。

铁关金锁在开钥，宝马香车透出城。

城中歌舞纷相乱，侠客骄矜仙结伴。

晻暧前惊上路尘，崩腾角赴长津岸。

这是唐代河南县尉卢竧所撰《龙门赋》的开始部分
‹1›
，描写了清明时节居住于洛阳城内的人们纷纷骑

马乘车赶往南郊龙门踏青赏景的场面。诗人细致入微地刻画了洛阳城中的民众与城南龙门石窟的密切关

系。对于今人而言，如何通过留存至今碎片化的实物资料，重构一千多年前隋唐城市与石窟之间的互动

与影响，以及作为政治与生活空间的隋唐洛阳城与作为佛教信仰空间的龙门石窟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

乃是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

隋唐洛阳城（以下简称“洛阳城”）遗址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区范围内，龙门石窟则位于其外郭城正南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隋唐洛阳城空间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8BKG031）阶段性成果。

‹1›  张锡厚录校《敦煌赋汇》，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78－279页。

隋唐洛阳城与龙门石窟

空间关系之辩证 *

霍宏伟

内容提要  文章以龙门石窟现存造像题记为切入点，细致梳理了石窟与洛阳城行政区划

的相关资料，涉及洛州、河南县及洛阳县，城内建置类型包括里坊、市场及寺院。同时，

结合历史文献资料，构筑了题记所呈现的洛阳城社会空间。在都城研究整体观的视野下，

作者重新审视了隋唐洛阳城与龙门石窟的空间关系，可以概括为“南北呼应，城窟一体”，

自隋至唐，龙门实现了从洛阳城中轴线南端基点到佛教圣地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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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定鼎门南约七公里处 〔图一〕。龙门石窟所在的龙

门地区，亦称“伊阙”
‹1›
，处于整个伊洛河平原南端。

因其地形险峻，位置重要，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自

北魏始，开凿佛教窟龛于伊阙西山，唐代延续雕凿，

遍布东西两山，龙门地区遂成为著名的佛教胜地
‹2›
，

与其北面的北魏洛阳城和隋唐洛阳城两座城址形成密

切的关联。有唐一代，太宗、武则天、中宗、玄宗等均

亲临龙门，可见龙门石窟在唐代洛阳城空间体系中的

重要地位。

虽然龙门石窟与隋唐洛阳城关系紧密，但当代学

者对于二者之关联，却关注较少，仅阎文儒、宿白、温

玉成、焦建辉等先生的论著中有所提及
‹3›
。今以龙门

石窟造像题记（以下简称“龙门题记”）资料为基础，结

合窟龛造像、历史文献及唐人诗作，细致爬梳，以期

对隋唐洛阳城与龙门石窟的空间关系问题作一探讨。

一  隋唐洛阳城与龙门山的空间关系

（一）龙门为隋唐洛阳城中轴线南端基点

隋东京城在规划建城之初，决策者、设计者已将

龙门作为整个城市体系的一部分。《太平御览》引《两

京记》：“初，隋炀帝登北邙观伊阙，顾曰：‘此龙门

耶？自古何为不建都于此？’仆射苏威对曰：‘自古非

不知，以俟陛下。’帝大悦然。其地北据山麓，南望

‹1›  《太平御览》引《洛阳记》：“阙塞山在河南县。《左传》晋赵鞅纳王，使汝宽守阙塞，服虔谓南山伊阙是也。杜预云，洛西南阙口

也，俗名龙门是也。”《太平御览》卷四二《地部七》“阙塞山”条，中华书局，1963年，第201页；《水经注·伊水》：“伊水又北入伊阙，昔大

禹疏以通水。两山相对，望之若阙，伊水历其间北流，故谓之伊阙矣。《春秋》之阙塞也。”（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

一五《伊水》，中华书局，2007年，第377－378页。

‹2›  龙门石窟现今存世窟龛2300余个，大小造像近11万尊，佛塔80余座，题记2800余品。参阅刘景龙主编《龙门石窟造像全集》第

1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5页。

‹3›  阎文儒、常青《龙门石窟研究》，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37页；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温

玉成《试论武则天与龙门石窟》，《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焦建辉、顾彦芳《龙门与隋唐东都洛阳》，上海博物馆编《“城市与文明”学术研

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98－508页。

〔图一〕 隋唐洛阳城与龙门石窟空间关系示意图 
采自路伟、 焦建辉 《龙门史话》 ， 科学出版社， 2020年， 第17页， 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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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阙，水木滋茂。川原形胜，自古都邑莫有

比也。”
‹1›
而龙门双阙之间的中心点，应是隋

代洛阳全城中轴线的南端基点
‹2›
，东西两山如

双阙相夹 〔图二〕，被视作隋唐洛阳城南大门

的象征。隋大业二年（606）“夏四月庚戌，上自

伊阙，陈法驾，备千乘万骑，入于东京”
‹3›
。

另据《旧唐书·狄仁杰传》记载：“ 初，中宗自

房陵还宫，则天匿之帐中，召仁杰以庐陵为

言。仁杰慷慨敷奏，言发涕流，遽出中宗谓仁

杰曰：‘还卿储君。’仁杰降阶泣贺。既已，奏

曰：‘太子还宫，人无知者，物议安审是非？’

则天以为然。乃复置中宗于龙门，具礼迎归，人情感悦。”
‹4›

由此可见，隋唐两代人们在举行重要活动之时，皆将龙门视为进入洛阳城的起点。从微观的角度来

看，狭义的隋唐洛阳城，就是外郭城城垣范围内，这是一个有形的郭城。若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角度审

视，南至龙门双阙，北达邙山翠云峰，则应该是隋唐洛阳突破城垣之后广义上、无形的大外郭城，在古

人的著述中有所反映。《唐六典》载：“东都城左成皋，右函谷，前伊阙，后邙山。”小字注云：都城“南直

伊阙之口，北倚邙山之塞，东出瀍水之东，西出涧水之西，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焉”
‹5›
。《旧唐书·地

理志》《新唐书·地理志》均有类似记载。就洛阳地区而言，龙门一带的自然景观，可以说是独具特色，

为当时人们所钟爱。唐白居易《修香山寺记》云：“洛阳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龙门十寺，观游之

胜，香山首焉。”
‹6›

（二）从洛阳城远眺龙门山

自洛阳城眺望龙门的唐诗，有虚、实两种写法。前一种如李峤《清明日龙门游泛》：“晴晓国门通，

‹1›  前揭《太平御览》卷一五六《州郡部二·叙京都下》，第760页。

‹2›  隋洛阳城中轴线的北端基点是北邙山上的一棵古樗树。此树应位于今天洛阳城北邙山翠云峰的上清宫附近。《太平御览》引《河

洛记》：“洛阳北山，谓之邙山，其上无大树。大业都城之北岭，上有古樗树，不知其来，早晚婆娑，周回四五亩，已来在伊阙正南相

当。越公等将建都城之日，据此树以为南北定准，嫌樗木名恶，号曰婆娑罗树矣。”前揭《太平御览》卷九五九《木部八·樗》，第4255页。

借助于都城附近的自然地理形势，以山川、树木作为全城中轴线参照物的，其他例子如秦阿房宫、南朝建康城、隋大兴城、元大都等。

‹3›  《隋书》卷三《炀帝纪》，中华书局，1973年，第66页。

‹4›  《旧唐书》卷八九《狄仁杰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895页。

‹5›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中华书局，2005年，第219－220页。

‹6›  （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六八《碑志序记表赞论衡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689页。

〔图二〕 龙门石窟北入口南望伊阙  
［日］ 盐田秀则摄， 1923年
采自前揭路伟、 焦建辉 《龙门史话》， 第334页， 图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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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门霭将发。纷纷洛阳道，南通伊川阙。”
‹1›
杜甫《龙门》：“龙门横野断，驿树出城来。气色皇居近，

金银佛寺开。”
‹2›
着重描写龙门，却由洛阳城引发开来，以“都门”“洛阳道”“出城”作为铺垫，自然导入龙

门景色。

后一种是身临其境。诗人立于洛阳城内位置较高的楼阁之上，向南远眺龙门山。如刘沧《题天宫寺

阁》：“丹阙侵霄壮复危，排空霞影动檐扉。城连伊水禹门近，烟隔上阳宫树微。”
‹3›
成崿《登圣善寺阁望

龙门》：“高阁聊登望，遥分禹凿门。刹连多宝塔，树满给孤园。”
‹4›
刘沧、成崿二人分别立于洛南里坊区

劝善坊内的天宫寺阁、章善坊内的圣善寺阁之上，南望龙门双阙，佳境隐现，自然吟诵出“城连伊水禹门

近”“遥分禹凿门”的诗句。

唐太和六年（831）八月十日，时任河南尹的白居易亲临俗称“五凤楼”的应天门城楼，创作了一首《五

凤楼晚望》：“晴阳晚照湿烟销，五凤楼高天泬寥。……龙门翠黛眉相对，伊水黄金线一条。”
‹5›
诗中所描

绘的即为龙门景色，东西两山之间伊水自南向北奔流。诗人所处位置应天门为宫城正南门，地势较高，

恰好位于洛阳城中轴线上，与龙门双阙南北相对，是眺望龙门的最佳位置。

开元五年（717），玄宗第九子李一卒于洛阳城，明皇将其葬于龙门东山，目的是为了站在洛阳宫城

内就可以望见其陵
‹6›
，说明宫城地势颇高，易于远眺龙门两山。虽然李一墓至今未曾发现，但是1981年

在龙门东山北麓发现了唐景龙三年（709）定远将军安菩夫妇墓，其夫人何氏于长安四年（704）卒于洛阳

惠和坊
‹7›
。选择茔域于此的原因，或与前者相近。

自洛阳城至龙门山的主要行走路线为陆路，从外郭城南面正门定鼎门出，向南经由毕圭乡、龙门乡

到达龙门。除了这条陆路之外，还有一条水路，即自郭城东面中门建春门出，从伊水乘船，逆水而上，

南行至龙门
‹8›
。

‹1›  《全唐诗》卷五七《李峤一》，中华书局，1999年，第690页。

‹2›  前揭《全唐诗》卷二二四《杜甫九》，第2397页。

‹3›  前揭《全唐诗》卷五八六《刘沧》，第6848页。

‹4›  前揭《全唐诗》卷七八〇《成崿》，第8907页。

‹5›  谢思炜撰《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二六《律诗》，中华书局，2015年，第2105页。

‹6›  《旧唐书·夏悼王传》：“夏悼王一，玄宗第九子也。母贞顺皇后为惠妃，见宠。一生而美秀，上钟爱无比，名之为一。开元五

年，孩孺而薨，玄宗追封谥。时车驾在东都，葬于城南龙门东岑，欲宫中举目见之。”前揭《旧唐书》卷一〇七《夏悼王传》，第3263页。

‹7›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龙门唐安菩夫妇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

‹8›  《剧谈录》卷下：“白尚书为少傅，分务洛师，情兴高逸。……卢尚书简辞有别墅，近枕伊水，亭榭清峻。方冬，与群从子姪

同游，倚栏，眺玩嵩洛。……忽见二人衣蓑笠，循岸而来，牵引水乡蓬艇。船头覆青幕，中有白衣人与衲僧偶坐船后，有小灶安桐甑而

炊，草角仆烹鱼煮茗，溯流过于槛前。闻舟中吟啸方甚，卢抚掌惊叹，莫知谁氏。使人从而问之，乃曰：白傅与僧佛光同自建春门往香

山精舍。”（唐）康骈《剧谈录》卷下《白傅乘舟》，《丛书集成初编》第2834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111－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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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龙门山回望洛阳城

唐人自定鼎门出，向南到达龙门

石窟，兴之所致，登高望远，东都城

内鳞次栉比、巍峨壮观的宫阙建筑映

入眼帘，自然会激发诗人们的写作欲

望。如宋之问《龙门应制》：“凿龙近

出王城外，羽从琳琅拥轩盖。……彩

仗蜺旌绕香阁，下辇登高望河洛。东

城宫阙拟昭回，南陌沟塍殊绮错。”
‹1›

沈佺期《从幸香山寺应制》：“南山奕

奕通丹禁，北阙峨峨连翠云。岭上楼

台千地起，城中钟声四天闻。”
‹2›
宋之问、沈佺期二诗应是跟随武则天游龙门时的即兴之作，宋之问还因此

诗获得武后赏赐的锦袍
‹3›
。

韦应物所撰诗作则与其本人的两次亲身游历相关，均从龙门山的自然景色写起，视觉落点又回到了

洛阳城。其一《龙门游眺》：“凿山导伊流，中断若天辟。都门遥相望，佳气生朝夕。素怀出尘意，适有

携手客。精舍绕层阿，千龛邻峭壁。……日落望都城，人间何役役。”
‹4›
其二《再游龙门怀旧侣》：“两山

郁相对，晨策方上干。霭霭眺都城，悠悠俯清澜。”自注云：“尝与窦黄州、洛阳韩丞、渑池李丞、密郑二

尉同游。”
‹5›

又如武元衡《春题龙门香山寺》：“清景乍开松岭月，乱流长响石楼风。山河杳映春云外，城阙参差

茂树中。”
‹6›
白居易《春日题乾元寺上方最高峰亭》：“危亭绝顶四无邻，见尽三千世界春。……回看官路

三条线，却望都城一片尘。”
‹7›
二诗分别为春天游览龙门东山香山寺、乾元寺时所作。登山远望，回首洛

城，触景生情，灵感顿涌。白乐天诗题中的“乾元寺上方最高峰亭”，亭址应位于今天龙门东山清代香山

寺的上方，即东山最高峰处 〔图三〕。在乾元寺上方最高峰亭遗址，有一座俗称“无梁庙”的清代斗母庙。

‹1›  前揭《全唐诗》卷五一《宋之问一》，第630－631页。

‹2›  前揭《全唐诗》卷九六《沈佺期二》，第1037页。

‹3›  《隋唐嘉话》下：“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赏锦袍。左史东方虬既拜，赐坐未安，宋之问诗复成，文理兼美，左右莫

不称善，乃就夺袍衣之。”（唐）刘 撰，程毅中点校《隋唐嘉话》下，中华书局，1997年，第40页。

‹4›  前揭《全唐诗》卷一九二《韦应物七》，第1978页。

‹5›  前揭《全唐诗》卷一九二《韦应物七》，第1979页。

‹6›  前揭《全唐诗》卷三一七《武元衡二》，第3561页。

‹7›  前揭谢思炜撰《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三四《律诗》，第2593页。

〔图三〕 清代易地重建的香山寺远景
霍宏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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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所写的“危亭”或即在此“无梁庙”附近。由此四望，

可以看到分别通向缑氏、汝州、栾州的三条官路。向北眺

望，东都洛阳城隐没于一片烟尘之中
‹1›
。

此外，在龙门西山三座洞窟中的造像题记中也写到

了龙门与洛阳城的关联。宾阳南洞159号窟内北壁保存

有唐贞观二十二年（648）《洛州河南县思顺坊老幼等造弥

勒像记》，云：“敬造弥勒像龛一所。地耸双阙，壁映千

寻。……萦带囗薄，密迩京华，似耆山之接王城，给园

之依卫国。”
‹2›
在670号窟内，刻有唐开元三年（715）《前秘

书少监韦利器等造大弥陀等身像记》：“东临伊水，百亿津

梁；北走鼎门，大千方便。”
‹3›

 〔图四〕题记所云“鼎门”即定

鼎门的简称。北市彩帛行净土堂（1896号）西壁刻有武周

延载元年（694）《王宝泰等造阿弥陀像记》，其中亦有对龙

门环境的描写：“北对城阙而云浮，南属郊原而绣起。”
‹4›

以上三条题记中的“密迩京华”“北走鼎门”“北对城阙”，形

象而又具体地反映出龙门石窟与洛阳城空间的密切关系。

总之，龙门形胜之地与隋唐洛阳城不仅在物理空间，

更在社会文化空间上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隋代以视觉上

有着强烈冲击力、状如双阙的龙门东西两山作为都城选址

的重要坐标点，唐代对龙门则进一步赋予了佛教圣地的意

义，强化其为城市中轴线的南端基点。龙门石窟保存至今

数以千计的唐代造像题记，内容丰富广博，反映了隋唐洛

阳城行政区划与城内建置类型以及复杂的社会空间，为研

究该城以及城、窟关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1›  温玉成《唐代龙门十寺考察》，龙门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龙门石窟》第二卷，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226页。

‹2›  刘景龙、李玉昆主编《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上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22－24页。以下所引造像题记资料，

大多位于龙门西山的窟龛内，不再一一标注。

‹3›  前揭刘景龙、李玉昆主编《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上卷，第251页。

‹4›  前揭刘景龙、李玉昆主编《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下卷，第593－594页；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洛阳市志》第15卷《白

马志·龙门石窟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48页。

〔图四〕 唐前秘书少监韦利器等造大弥陀像记拓本
采自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洛阳市志·龙
门石窟志》，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年， 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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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龙门题记所见洛阳城行政区划与城内建置类型

（一）洛阳城行政区划

据学者考证，在隋唐洛阳城内，河南、洛阳两县是东西分治、分别管辖的
‹1›
。

《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在洛州（河南府）所辖县中，河南、洛阳两县县廨位于洛阳城内
‹2›
。《唐六

典》记：“万年、长安、河南、洛阳、奉先、太原、晋阳，令各一人，正五品上。”小字注：“隋初，两京置四

县，增秩为正五品，皇朝因之而不改。天后时，东都又置来庭、永昌二县。”
‹3›
根据龙门石窟题记中所反

映洛阳城行政区划的不同，本文将其分为三类，因例子较多，以下三个表格中仅列举有代表性的实例，

即能够反映发愿功德主身份的例证。

1. 洛州信众造像题记

第一类造像题记可归为来自洛州的信众所作［表一］。造像者的身份不仅有洛州人杨妻韩氏这样的普

通信徒，而且还有地方官吏，如洛州士曹参军吴孝明、府兵史李客师、长史薛季昶等。

唐开元元年（713），洛州改为河南府。《旧唐书·地理志》“河南道”条记：“河南府，隋河南郡。武德

四年，讨平王世充，置洛州总管府。……（贞观）八年，移治所于河南县之宣范坊。……开元元年，改

洛州为河南府。”
‹4›
河南府廨位于城内洛南里坊区中部的宣范坊。《河南志》“宣范坊”条注：“隋唐半坊为

河南府廨，西北去宫城七里。”
‹5›
检索龙门大量唐代题记，发现来自河南府佛教信众留下的题记寥寥无

几，这一现象说明，随着玄宗时期洛阳城政治地位的日渐衰落，与武则天时期相比，开凿窟龛的活动

减少了许多。

［表一］   洛州信众造像题记举例

窟龛号 年代 题记名称
《龙门石窟碑刻

题记汇录》页码

140（宾阳中洞） 贞观十四年（640） 洛州士曹参军吴孝明造像记 第15页
331 龙朔元年（661） 洛州人杨妻韩氏造阿弥陀并千佛像记 第85页

665 万岁通天元年（696）
左豹韬卫、洛州府兵史
李客师造阿弥陀像记

第214页

688 长安四年（704）
中大夫洛州长史
薛季昶敬造等身观世音菩萨像记

第255－256页

2. 河南县信众造像题记

第二类造像题记来源于河南县的佛教信众［表二］。造像信众的身份，既有河南县的地方官吏，也有

‹1›  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61－171页。

‹2›  前揭《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第1422－1423页。

‹3›  前揭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三〇《三府督护州县官吏》，第750页。

‹4›  前揭《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第1421－1422页。

‹5›  （清）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中华书局，1994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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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民众。河南县还曾被改名为合宫县，其县廨位于洛南里坊区西南隅、定鼎门大街西侧的宽政坊。《元

和郡县图志》记：“河南县，本汉旧县，后魏静帝改为宜迁县，周宣帝复为河南。隋仁寿四年，迁都，移

县于东都城内宽政坊，即今县是也。永昌元年，以明堂初成，改为合宫县，神龙初复旧。二年复为合

宫，景云初复旧。”
‹1›
《河南志》“宽政坊”条注：“隋唐河南县治于此坊。”

‹2›

［表二］   河南县信众造像题记举例

窟龛号 年代 题记名称
《龙门石窟碑刻

题记汇录》页码

159（宾阳南洞） 贞观十八年（644） 前河南县丞张君彦造像记 第39页
106 仪凤二年（677） 河南县清信女造阿弥陀像记 第12页

300 龙朔二年（662）
洛州河南县前朗州龙阳县主簿
王玄祚造阿弥陀像记

第73－74页

665 垂拱元年（685） 洛州河南和南十方造像记 第213页
1443（古阳洞） 长安四年（704） 洛州合宫县韩思福造像记 第447－448页

3. 洛阳县信众造像题记

龙门石窟刊刻的第三类造像题记，来自城内洛阳县的佛教信徒。［表三］反映的造像信众身份不甚明

确，仅知源于洛阳县。洛阳县曾经在神龙初年被改名为永昌县，其县廨是在洛北里坊区东北隅的毓德

坊。《元和郡县图志》记：“洛阳县，本秦旧县，历代相因。贞观六年，自金墉城移入郭内毓德坊，今理

是也。神龙初改为永昌，寻复旧号。”
‹3›
《河南志》“毓德坊”条注：“唐有洛阳县廨。”

‹4›

［表三］   洛阳县信众造像题记举例

窟龛号 年代 题记名称
《龙门石窟碑刻

题记汇录》页码

159（宾阳南洞） 永徽三年（652） 洛阳囗囗梁仁等七人造像记 第26页
828 洛州永昌县人唐囗兴造像记 第292页
877 洛州洛阳县宋庆仁造像记 第304页
1069（破窑） 永徽五年（654） 洛阳县邓思孝等造释迦石像像记 第333页

（二）洛阳城内建置类型

龙门题记所反映的洛阳城内建置，包括里坊、市场及寺院三种类型。

1. 里坊

能够从龙门题记中提取出的洛阳城里坊信息较少，仅见思顺坊、思恭坊。宾阳南洞北壁贞观二十二

年（648）《洛州河南县思顺坊老幼等造弥勒像记》云：“洛州河南县思顺坊老幼等普为法界敬造弥勒像一

龛，在此碑下近东。”
‹5›
在龙门石窟唐代造像题记中，直接将洛阳城里坊名称刻于碑首的仅见于这一碑记 

‹1›  （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道一》，中华书局，2008年，第131页。

‹2›  前揭前揭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第23页。

‹3›  前揭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道一》，第131页。

‹4›  前揭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第34页。

‹5›  前揭刘景龙、李玉昆主编《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上卷，第2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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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图六〕。思顺坊位于洛南里坊区长夏门街之东，南市

西侧。《河南志》“思顺坊”条注：“隋有诸葛颖宅。唐有杨纂

宅、张嘉贞宅。”
‹1›
龙门石窟研究院藏唐天宝三载（744）李夫人

碑云：“遂舍归释典，洗心禅宗，将有为之，必空。……寝

疾终于思顺里之私第。……遂葬于龙门之原。”
‹2›
李夫人卒于

洛阳思顺坊，葬于龙门原。

龙门石窟440号窟存唐龙朔元年（661）《洛阳县文林郎沈

裒造优填王像记》，云：“大唐龙朔元年十一月廿三日，洛阳

县文林郎沈裒为亡妻娄氏敬造优填王像一龛，以言记事，勒

之于后。……显庆五年十二月，寝疾于思恭之第，而谓里

曰：笄冠之初，契期偕老，岂意非福，痼瘵缠躬，不讳之

后，愿从所志。其月廿八日，薨于内室。遂延僧请佛，庭建

法坛，设供陈香，累七不绝，筮辰卜日，休兆叶从。宝幡香

车，送归伊岭。”
‹3›
思恭坊在洛北里坊区西部居中，上东门

街北侧，东临北市。《河南志》“思恭坊”条注：“唐有张大安

宅、李多祚宅、驸马都尉王守一山亭院。”
‹4›
龙门题记所载沈

裒及妻娄氏的私第亦在思恭坊内。

另有洛阳出土一方《唐故荣州长史薛府君夫人柳氏墓志》云：开元六年（718）四月廿三日，“终于洛阳

县尊贤里之私第。……乃遗命凿龛龙门而葬，从释教也。有女故朝散大夫囗洛州来庭主簿柳夫君夫人，

攀慕囗极……以其年八月廿九日，自殡迁葬于龙门西山之岩龛。”
‹5›
墓主人柳氏生前住在洛阳城尊贤坊

内，卒后葬于龙门山上凿出的岩龛之中。

2. 市场

与唐洛阳城市场信息相关的龙门题记有四条，涵盖南市、北市两个市场的香行、丝行及彩帛行， 题

记所在窟龛均分布于龙门西山南端。

1410号龛刻有唐永昌元年（689）《南市香行社社人等造像记》称安僧达、孙香表等社人“一心供养”〔图

‹1›  前揭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第12页。

‹2›  前揭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洛阳市志》第15卷《白马寺·龙门石窟志》，第315－316页。

‹3›  前揭刘景龙、李玉昆主编《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上卷，第113页。

‹4›  前揭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第29－30页。

‹5›  陈长安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9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3页。

〔图五〕 宾阳南洞唐洛州思顺坊老幼等造像碑及弥勒像龛
路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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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1›
。南市位于洛南里坊区东北部，《河南志》“南市”条注：

“隋曰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

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唐贞观九年促半坊，其下

通利坊居半坊。”
‹2›

龙门北市丝行像龛门外上方，刻有“北市丝行像龛” 〔图

八〕，龛内北壁有《社老李怀璧等造像记》
‹3›
。北市彩帛行净土

堂窟门刻有《北市彩帛行净土堂造像记》 〔图九，图十〕，题记

末有北市香行五人姓名
‹4›
。北市地处洛北里坊区上东门街与安

喜门街交叉路口西北隅。《河南志》“北市坊”条注：“本临德坊。

唐显庆中，立为北市。后废市，因以名坊。”北市坊北为邻德

坊，注云：“亦北市之地，后增此坊。”
‹5›

3. 寺院

在龙门题记中还见有一些寺院名称，其中营建于洛阳城内

的寺院有敬爱寺、净土寺、景福寺、麟趾寺及福先寺。

（1）敬爱寺

在43号窟、394号窟外南侧，刻有敬爱寺僧人的造像题

记，分别为“敬爱寺僧道护供养”“敬爱寺僧道护供养时” 〔图

十一〕
‹6›
。敬爱寺位于洛南里坊区东面建春门内的怀仁坊。《旧

唐书·薛怀义传》：“垂拱初，于建春门内敬爱寺别造殿宇，改

名佛授记寺。”
‹7›
《唐会要》记：“敬爱寺，怀仁坊。显庆二年，

孝敬在春宫，为高宗、武太后立之，以敬爱寺为名，制度与西

明寺同。天授二年，改为佛授记寺，其后又改为敬爱寺。”
‹8›

‹1›  吴元真主编《北京图书馆藏龙门石窟造像题记拓本全编》第6册，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08页，图九三。

‹2›  前揭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第14－15页。

‹3›  前揭刘景龙、李玉昆主编《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下卷，第552－553页。

‹4›  前揭刘景龙、李玉昆主编《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下卷，第596页。

‹5›  前揭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第31页。

‹6›  前揭刘景龙、李玉昆主编《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上卷，第5、99页。

‹7›  前揭《旧唐书》卷一八三《薛怀义传》，第4741页。

‹8›  （宋）王溥《唐会要》卷四八《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93页。

〔图六〕 洛州河南县思顺坊老幼等造弥勒像记拓本
采自前揭 《洛阳市志·龙门石窟志》， 第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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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南市香行社龛造像记拓本
采自前揭吴元真主编 《北京图书馆藏龙门石窟造像题记拓本全编》 第6册， 
第1008页， 图九三

〔图八〕 北市丝行像龛铭记拓本
采自前揭刘景龙、 李玉昆主编 《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 第553页

〔图九〕 北市彩帛行净土堂外景
采自前揭龙门文物保管所、 北京大学考古系 《龙门石窟》 第二卷， 图版175

〔图十〕 北市彩帛行净土堂造像记拓本
采自前揭刘景龙、李玉昆主编 《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 第596页

〔图十一〕 敬爱寺僧道护造像记拓本
采自前揭刘景龙、 李玉昆主编 《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 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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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名画记》卷三对敬爱寺塑像有较为详细的

记述
‹1›
。

（2）净土寺

349号龛《净土寺法惠造像记》称，“净土寺上

坐（座）法惠造” 〔图十二〕。669号窟老龙洞西壁

152号龛，则刻有唐永徽元年（650）《净土寺主智

僔造阿弥陀像记》，云：“永徽元年四月八日，洛

州净土寺主智僔敬造阿弥陀像一躯，同学智翔共

崇此福。”
‹2›

 〔图十三〕  

净土寺始建于北魏，寺址原在汉魏洛阳故

城中。隋大业四年（608），从汉魏故城迁移至隋

东都城建阳门内。唐贞观三年（629），移至毓

材坊。长寿二年（693），改名为“大云寺”。《河

南志》“毓材坊 ”条注： “大云寺，后魏建净土

寺，隋大业四年，自故城徙建阳门内，唐贞观三年复徙于此。长寿二年改大云，会昌中废，后唐同光二

年重建。”
‹3›

（3）景福寺

直接提到景福寺的龙门题记有四条［表四］。第二条题记内容较长，带有纪年
‹4›
，第三条题记见于唐

字洞西壁，为“景福寺尼净命为亡母囗囗敬造优填王像” 〔图十四〕
‹5›
。景福寺位于唐洛阳城教业坊，后迁

至观德坊。《唐会要》记：“天女寺，敦（教）业坊。贞观九年，置为景福寺，武太后改为天女寺。”
‹6›
《河南

志》“观德坊”条注：“景福寺，本唐千金公主宅。垂拱中，自教业坊徙景福尼寺于此，会昌中废。”
‹7›

   

‹1›  （唐）张彦远撰，秦仲文、黄苗子点校《历代名画记》卷三《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第67－68页。

‹2›  前揭刘景龙、李玉昆主编《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上卷，第86、226页。

‹3›  前揭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第33－34页。

‹4›  前揭刘景龙、李玉昆主编《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下卷，第304页。该龛编号改为887号，依据刘景龙、杨超杰《龙门石窟总录》

第六卷《文字著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15页。

‹5›  前揭刘景龙、李玉昆主编《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下卷，第363页。

‹6›  前揭刘景龙、李玉昆主编《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下卷，第363页。

‹7›  前揭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第24页。

〔图十二〕 净土寺法惠造像记拓本
采自前揭吴元真主编 《北京图书馆藏
龙门石窟造像题记拓本全编》 第8册， 
第1433页， 图一〇一

〔图十三〕 洛州净土寺主智僔造阿弥陀像记拓本
采自前揭刘景龙、 李玉昆主编 《龙门石窟碑刻
题记汇录》， 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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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龙门石窟有关景福寺的造像题记一览

窟龛号 年代 题记名称
《龙门石窟碑刻

题记汇录》页码

555（蔡大娘洞）
景福寺比丘尼九娘
造阿弥陀像观世音、地藏像记

第155页

887 开元廿六年（738） 景福寺尼灵觉和上（尚）囗囗铭 第304页

1192（唐字洞）
景福寺尼净命为母敬造优填王像记

第363页
景福寺尼净命造像记

 （4）麟趾寺

《麟趾寺尼正观造阿弥陀像记》刻于唐字洞北壁1号小龛：“麟趾寺尼正观造阿弥陀一躯并一菩

萨。”
‹1›

 〔图十五〕麟趾寺位置偏远，位于洛北里坊区东北隅的兴艺坊内。《河南志》“兴艺坊”条注：“唐

有麟趾尼寺。”
‹2›

 （5）福先寺

《福先寺僧玄政造观音像记》见于1914号龛，称“福先寺僧玄政敬造观音像两区”
‹3›

 〔图十六〕。福先寺

旧名太原寺、魏国寺，寺址位于城内洛北里坊区东南隅的积德坊（隋称游艺坊）。《唐会要》记：“福先寺，

游艺坊。武太后母杨氏宅。上元二年，立为太原寺。垂拱三年二月，改为魏国寺。天授二年，改为福先

‹1›  前揭刘景龙、李玉昆主编《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下卷，第364页。

‹2›  前揭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第35页。

‹3›  前揭刘景龙、李玉昆主编《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下卷，第601页。

〔图十四〕 景福寺净命造像题记拓本
采自前揭吴元真主编 《北京图书馆藏龙门石窟造像
题记拓本全编》 第9册， 第1635页， 图七七

〔图十五〕 麟趾寺尼正观造阿弥陀像记拓本
采自前揭刘景龙、 李玉昆主编 《龙门石窟碑
刻题记汇录》， 第364页

〔图十六〕 福先寺僧玄政造观音像记拓本
采自前揭刘景龙、 李玉昆主编 《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 
第6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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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
‹1›
《历代名画记》卷三记该寺“吴画地狱变，有病龙最妙”

‹2›
。

以上列举了洛阳城内五座寺院的僧尼在龙门西山开凿窟龛，敬造与供养佛像，说明城内寺院与城郊

石窟之间呈现出积极互动的关系。另有一个较为典型的例证，是唐代洛阳人王玄策在洛阳城内外同年

造像的史实。麟德二年（665），王玄策在位于洛南里坊区怀仁坊内的敬爱寺，指挥工匠塑造了弥勒菩萨

像。《历代名画记》卷三称，敬爱寺“佛殿内菩萨（提）树下弥勒菩萨塑像，麟德二年自内出，王玄策取到

西域所图菩萨像为样”。后注：“巧儿张寿、宋朝塑，王玄策指挥，李安贴金。”
‹3›
同一年，王玄策还在龙

门开凿像龛。龙门宾阳南洞西壁刻有王玄策造弥勒像记：“王玄策囗囗囗囗囗囗囗，下及法界（众生），

敬造（弥勒）像一铺，麟德二年九月十五日。”
‹4›

 可见王玄策在城内外造像题材相同，均为弥勒像，但造

像质地有别，城内为泥塑，城外为石雕。

三  从龙门题记看洛阳城复杂的社会空间

关于这一问题，温玉成、李玉昆等学者均有论述
‹5›
。今笔者所选择造像题记涉及到的人物，是以有

明确记载生活于唐洛阳城、出资营造龙门窟龛的功德主作为研究对象，世俗社会中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

人物组成了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空间。

（一）二圣

位于最高层面的是高宗皇帝与武后，称为“二圣”
‹6›
。龙门西山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一铺九尊造像，

规模宏大，不仅是龙门石窟佛教造像的典型代表，而且是唐代雕塑史上的巅峰之作。在其佛座东南隅，

刻有唐调露二年（680）《大卢舍那像龛记》：“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像龛者，大唐天皇大帝之所建也。

（佛身通光）座高八十五尺，（二菩萨高七十）尺，迦叶、阿（难、金刚、神王，各高五十尺。粤以咸亨三年

壬申之岁四月一日，皇后武氏助脂）粉钱（二万贯，奉敕检）校僧（西京实际寺善道禅）师、法（海寺主惠暕

‹1›  前揭王溥《唐会要》卷四八《寺》，第993页。

‹2›  前揭张彦远撰，秦仲文、黄苗子点校《历代名画记》卷三《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第67页。

‹3›  前揭张彦远撰，秦仲文、黄苗子点校《历代名画记》卷三《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第67页。

‹4›  前揭刘景龙、李玉昆主编《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上卷，第36页。

‹5›  温玉成《龙门所见两〈唐书〉中人物造像概说》，《中原文物》1993年第4期，后收入龙门石窟研究所编《龙门石窟一千五百周年国

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23－139页；李玉昆《龙门碑刻及其史料价值》，前揭刘景龙、李玉昆主编《龙门石窟碑

刻题记汇录》上卷，第15－20页。

‹6›  《旧唐书·高宗纪下》：上元二年（675）三月，“丁巳，天后亲蚕于邙山之阳。时帝风疹不能听朝，政事皆决于天后。自诛上官

仪后，上每视朝，天后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内外称为‘二圣’。帝欲下诏令天后摄国政，中书侍郎郝处俊谏止之”。前揭《旧

唐书》卷五《高宗纪下》，第100页。



048 故宮博物院院刊    2023年第3期･ 第251期

法师）、大使司（农寺卿韦机副

使）、东面监（上柱国樊玄则、

支）料匠李（君瓒、成仁威、姚

师积）等。至上（元二年乙亥）

十二月卅日（毕功），调露元

年己卯八月（十）五日，奉敕

于大像南置大奉先寺。”该题

记因露天刊刻，导致石质风

化、文字缺损  〔图十七〕，故

开元十年（722）重刻题记全文

于佛座北侧，并附刻牒文于

后
‹1›
。1483号龛亦刻有《大卢

舍那像龛记》，内容与上述题记有相同之处，涉及韦机、樊玄则、李君瓒等人
‹2›
。

题记中所云“天皇大帝”即唐高宗李治，“皇后武氏”即武则天。两人长期居住于洛阳宫城内。因高宗

身体欠佳，韦机在宫城西南隅营建上阳宫。《两京新记》卷四云：“上阳宫在皇城西南，东即禁苑东垂，

南临洛水，西亘谷水，上元中韦机充使所造。”小字注云：“高宗末年，常居此宫以听政也。”
‹3›

（二）皇室贵族

第二层面是皇室贵族，包括韦太妃、魏王李泰及濮王妃等人。

龙门敬善寺前室门北侧力士左上方刻有一块小碑，名为《敬善寺石像铭并序》
‹4›
。据碑文可知，敬善

寺为唐太宗贵妃韦氏出资凿窟。太宗驾崩之后，韦太妃居住于洛阳。《金石萃编》卷五六《纪国陆妃碑》：

“以麟德二年六月廿六日，薨于泽州之馆舍，春秋卅有五。……纪国大（太）妃时在洛下，初闻凶讣，颇

极哀痛之情。”
‹5›

在宾阳中洞与宾阳南洞之间，有一通摩崖石碑，即伊阙佛龛之碑，为唐贞观十五年（641）魏王李泰

为其母文德皇后长孙氏所刊刻
‹6›
。魏王李泰曾住洛南里坊区中部偏北的道术坊，因北临洛水，故坊中有

‹1›  前揭刘景龙、李玉昆主编《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下卷，第379－381页。

‹2›  前揭刘景龙、李玉昆主编《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下卷，第549页。

‹3›  （唐）韦述、杜宝撰，辛德勇辑校《两京新记辑校·大业杂记辑校》，中华书局，2020年，第76页。

‹4›  前揭刘景龙、李玉昆主编《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上卷，第101－102页。

‹5›  （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五六《唐十六》，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6页。

‹6›  前揭刘景龙、李玉昆主编《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上卷，第19－21页。

〔图十七〕 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佛座南侧调露二年造像记拓本
路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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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广大的水池，为都城胜景。《河南志》“道术坊”条注云：“唐贞观

中，并坊地以赐魏王泰。泰为池，弥广数顷，号‘魏王池’。泰死，复

立为道术坊，分给居人。”
‹1›
《河南志》“魏王池”条注云：“与洛水隔堤。

初建都，筑堤上雍下土水北流，余水停成此池。下与洛水潜通，深处

至数顷，水鸟翔泳，荷芰翻复，为都城之胜地。贞观中，以赐魏王

泰，故号为魏王池。泰黜后，赐东宫，属家令寺。”
‹2›

龙门石窟1499号龛题记为“濮王妃阎像龛”六字楷书铭文  〔图

十八〕
‹3›
。《旧唐书·李泰传》：“濮王泰，字惠褒，太宗第四子也。……

（贞观）十年徙封魏王。……二十一年进封濮王。”
‹4›
结合历史文献来

看，龙门唐龛题记“濮王妃阎像龛”，反映的应是贞观二十一年（647）

李泰被封为濮王之后，他的妃子阎氏出资造像的史实。

（三）文臣武将

第三层面是文臣武将，包括中央级官吏与地方官吏。

敬善寺区365号龛东有造像记云：“右骁卫大将军、薛国公阿史那忠造。”
‹5›

 〔图十九〕阿史那忠居住

于洛南里坊区定鼎门大街东侧的尚善坊，唐上元二年（675）五月二十四日卒于此坊。1972年，在陕西

醴泉县西周村西发掘阿史那忠墓，出土一方墓志。志云：“以上元二年五月廿四日，薨于洛阳尚善里之

私第，春秋六十有五。……粤以上元二年岁次乙亥十月辛未朔十五日乙酉，奉迁灵榇，合葬于昭陵之

茔。”
‹6›
可知阿史那忠卒于洛阳尚善坊，葬于关中昭陵茔域内。

291号龛唐显庆二年（657）《吏部尚书唐临造阿弥陀佛像记》云：“显庆二年七月卅日，吏部尚书唐临

奉为皇帝、皇后殿下，临亡父母及法界群生，敬造阿弥陀佛像，愿普成正觉。”
‹7›

 〔图二十〕唐临宅第位于

洛南里坊区中部的道化坊内。《河南志》“道化坊”条注：“唐有定安公主宅，皇甫无逸宅，本隋萧琮居，后

‹1›  前揭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第9页。

‹2›  前揭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第140页。

‹3›  前揭刘景龙、李玉昆主编《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下卷，第551页。

‹4›  前揭《旧唐书》卷七六《李泰传》，第2653－2656页。

‹5›  前揭刘景龙、杨超杰《龙门石窟总录》第二卷《文字著录》，第79页。

‹6›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礼泉县昭陵文管所《唐阿史那忠墓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第2期；阿史那忠墓志资料收录于张沛《昭

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第63、187页。

‹7›  前揭刘景龙、李玉昆主编《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上卷，第72页。

〔图十八〕 濮王妃阎氏像龛铭拓本
采自前揭刘景龙、 李玉昆主编 《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 
第5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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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唐临宅。”
‹1›
唐临的仕途经历先顺后逆，正史

有传
‹2›
。

极南洞地处龙门西山最南端，以窟门北侧

残存的力士像而为学界所熟知。窟外南壁下部

有姚崇之母刘氏造像发愿文碑。碑铭云：“二

州都督、长沙县公姚意之妻也。龙朔年中，囗

囗囗阙南之别业也。夫人时入洛城，路由此

地。”
‹3›
碑铭中的“夫人时入洛城，路由此地”一

句，意即姚崇母亲刘氏经由龙门自南向北而

行，进入洛阳城中。原有学者考证，极南洞碑

铭为姚崇等为亡母刘氏做功德之碑，该窟为神

龙二年（706）启造，约景龙四年（710）完工
‹4›
。

今有学者提出，极南洞造像的功德主是姚崇的母亲刘氏，而非姚崇本人，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刘氏造像

的动因是“她认为神佛保佑了家族儿女长大，各预班秩，为还愿而举家捐资开窟造像”，极南洞完工于唐

神龙元年（705）正月至二月间
‹5›
。龙门极南洞碑记述了姚崇母亲刘氏举家捐资开窟造像的史实。

姚崇长大后进入仕途，住在洛阳城内洛南里坊区东北部的慈惠坊，北临洛水，南近南市，东邻询善

坊，坊内有姚崇山池院。《河南志》“慈惠坊”条注：“唐有姚崇宅。”
‹6›

“询善坊”条注：“北至洛水。唐有郭广

敬宅，后为姚崇山池院。崇薨，为金仙公主所市。”
‹7›
姚崇之母刘氏卒于慈惠坊姚宅，“以神龙二年正月

八日终于洛阳慈惠坊□之私□第。……可于龙门山外用为窀穸，冀近家园，以慰吾平生之好耳。”
‹8›
姚崇晚年

仍居此坊，“池台琴筑，优游暮齿。……享年七十有一，开元九年九月，寝疾薨于东都之慈惠里”
‹9›
。

东都留守是唐代朝廷在洛阳设置常制性留守机构的最高行政长官，其地位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
‹10›
。

在龙门东山万佛沟2158号龛，有唐咸通二年（861）《东都留守卢钧题记》：“留守卢钧，咸通辛巳一家游

‹1›  前揭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第10页。

‹2›  前揭《旧唐书》卷八五《唐临传》，第2812－2813页。

‹3›  前揭刘景龙、李玉昆主编《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下卷，第610页。

‹4›  温玉成《龙门唐窟排年》，《中国石窟》第二卷《龙门石窟》，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200页。

‹5›  姚学谋、杨超杰《龙门石窟极南洞新考》，《石窟寺研究》第一辑，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74－81页。

‹6›  前揭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第15页。

‹7›  前揭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第18页。

‹8›  《嶲州都督姚懿碑》，收入（清）陆增祥撰《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五〇《唐二十二》，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43页。

‹9›  《姚文贞公神道碑》，收入（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二三〇《张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028页。

‹10›  程存洁《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篇》，中华书局，2002年，第37－57页。

〔图十九〕 阿史那忠造像记拓本
采自前揭吴元真主编 《北京图书馆藏龙门石窟造
像题记拓本全编》 第五册， 第915页， 图二二一

〔图二十〕 吏部尚书唐临造阿弥陀佛像记拓本
采自前揭刘景龙、 李玉昆主编 《龙门石窟碑
刻题记汇录》， 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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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三月六日。”
‹1›
卢钧宅第位于洛南里坊区东南隅的集贤坊。《河南志》“集

贤坊”条注：“太师致仕卢钧宅，失处所。”
‹2›
卢钧曾任东都留守，留守府设置

于宫城广运门内。《河南志·唐城阙古迹》载：宫城“长乐门内曰广运门”，注

云：“隋名。其后留守府，在广运门内。”《河南志·宋城阙古迹》载：“今宫

室囗囗九百九十余区云。”小字注曰：“按，唐留守府，在大内广运门内。”
‹3›

龙门石窟造像与题记所涉及到的唐代地方官吏，主要有合宫县令、洛阳

县武骑尉等。合宫县令苏頲的形象曾经被雕成等身观世音石像
‹4›
。苏頲年轻

时为合宫县令，政绩显著。在其调任其他地方之后，洛阳百姓念其功绩，

就募工匠依照他的形象雕造了一尊等身观世音石像
‹5›
。苏氏住于洛南里坊区

东南部的陶化坊内，崇让坊有其竹园。《河南志》“陶化坊”条注：“唐有桓彦

范宅、苏頲宅。”“崇让坊”条注：“唐有苏頲竹园。韦述《记》云：此坊出大竹及

桃，诸坊即细小。”
‹6›

龙门石窟356号龛南端第一尊优填王造像附近，刻有唐显庆四年（659）

《洛阳县武骑尉文林郎爨君协造优填王像记》，称：“显庆四年二月八日，

洛阳县武骑尉文林郎爨君协为亡妻张造优填王像一躯，功讫。”
‹7›

 〔图二十一〕据开封市博物馆藏洛阳出

土《爨君墓志》记载：爨君为“雁门人也，今寓居洛阳焉。……以龙朔元年九月五日终于清化里之私第，

春秋六十二。夫人张氏……显庆三年十一月六日，终于清化里之私第□，春秋五十。以龙朔元年十月八

日，与君合葬于芒山之阳。”
‹8›

 〔图二十二〕

从时间、地点及人物姓名等方面考证，龙门题记中所说的“爨君协”，与洛阳出土唐志中记载的墓主

人“爨君”应该是同一人。据这方墓志可知，爨君妻张氏于显庆三年（658）十一月六日，卒于洛阳城内清

化坊私第。三个月后，即显庆四年二月八日，爨君为亡妻在龙门西山造一躯优填王石像完工。造像完

成两年半之后，即龙朔元年（661）九月五日，爨君终老于洛阳清化坊。清化坊位于洛北里坊区最西端中

‹1›  前揭刘景龙、李玉昆主编《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下卷，第640－641页。《新唐书·卢钧传》：宣宗大中年间，“以钧同中书门

下平章事，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俄检校司徒，为东都留守。懿宗初，复节度宣武，辞不拜，以太保致仕”。《新唐书》卷一八二《卢钧传》，

中华书局，1975年，第5369页。

‹2›  前揭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第16页。

‹3›  前揭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第120、153页。

‹4›  郭绍林《论唐代的观音崇拜》，《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3期。今已无法辨识该石像之所在。

‹5›  （唐）张说《龙门西龛苏合宫等身观世音菩萨像颂》，前揭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二二二《张说二》，第987－988页。

‹6›  前揭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第14、19页。

‹7›  前揭刘景龙、李玉昆主编《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上卷，第89页。

‹8›  前揭陈长安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4册，第88页。

〔图二十一〕 爨君协为亡妻造优填王像记
采自前揭刘景龙、 李玉昆主编 《龙门石窟
碑刻题记汇录》， 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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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徽安门街与上东门街交叉路口东北

隅。《河南志》“清化坊”条注：“唐有左金吾

卫、都亭驿。”
‹1›

（四）城内外的庶族地主、平民及商

人信众

第四层面是洛阳城内外的庶族地主、

平民及商人信众。例如，龙门石窟118号

龛南侧刻有唐贞观十一年（637）洛州乡城

老人造像碑，此碑记载了像主吉万岁、副

像主张孝舒“卅四人等囗囗，敬造囗尊仪

一龛”
‹2›
。这些人包括源自洛阳城内及其周

边乡里的老人。101号唐永徽元年（650）

王师德龛西壁造像碑云：“今有洛阳乡望

父老等卅人……遂谨于此堪敬造尊仪，因

山之固，镌莹真容。”
‹3›

“洛阳乡望父老”是

指洛阳地区有名望的上年纪的老人。从龙

门题记来看，商人身份的佛教信众主要来自唐洛阳城南市与北市。

此外，还有一类特殊人群僧尼，他们与龙门石窟的关系尤其特别，大多是来自于城内敬爱寺、净土

寺、景福寺、麟趾寺及福先寺的僧尼。

    

四  结语

隋唐洛阳城与龙门石窟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这是本文提出并努力解决的问题。从大量的龙

门题记及散见于各处的历史文献入手，认真、细致地梳理这些资料，才有可能获得令人信服的答案。关

于龙门石窟与洛阳城的对应关系，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其一，龙门石窟隋唐窟龛开凿的兴衰，与隋唐洛阳城营建的盛衰紧密相关。自隋至唐，龙门实现了

两个转变：一是从龙门山到龙门石窟，其人文景观、宗教圣地的氛围更加浓厚，成为佛教圣地；二是龙

‹1›  前揭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第28页。

‹2›  前揭刘景龙、李玉昆主编《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上卷，第13页。

‹3›  前揭刘景龙、李玉昆主编《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上卷，第8页。

〔图二十二〕 爨君墓志拓本
采自前揭陈长安主编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 第4册， 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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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作为洛阳城中轴线的南端基点，不仅具有物理方面坐标参照的作用，而且有着更为重要的政治意义。

唐代窟龛开凿历史的兴衰，与这一时期洛阳城市政治地位的升降密不可分。当东都城的发展在高宗、武

则天时期达到鼎盛之时，一系列大型建筑包括乾元殿、明堂、天堂及上阳宫的营建，成为洛阳城历史上的

代表作。城外龙门石窟的造像活动也随之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无论是开凿窟龛、造像数量，还是各类

石像的雕造水平，均达到了唐代最高水准。“城兴窟盛，城衰窟微”，正是隋唐洛阳城与龙门石窟凿龛开

窟关系的真实写照。  

其二，根据龙门石窟具有典型意义唐代窟龛的空间分布，笔者认为，龙门唐代凿窟的规律可归纳为

“自西向东，从北到南”。自西向东，是指从以龙门西山为开凿窟龛的主要区域，逐渐向东山转移。从北

到南，是仅就龙门西山唐代窟龛而言，有一个自西山北端，渐渐向西山中部、南端延伸的发展趋势。与

此相对应的是，自初唐、盛唐至中唐，居住在洛阳城内以及来自其他地方的佛教信徒南赴龙门，祈福发

愿，凿窟开龛，其窟龛分布与上述规律基本相符。

其三，从整体观的视角来思考城址与石窟的空间关系。城址与石窟，原本是古代物质文化形态的两

种类型，以往研究城址的学者，大多侧重分析其布局特点、阶段性变化及其原因，较少将城址与石窟整

合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笔者提出隋唐洛阳城空间体系“城－苑－窟－墓”四位一体的整体观
‹1›
，探讨一

座城址，应将城圈以外的各类遗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城市体系。四类考古遗存的背后

反映出来的均为古人活动，串联起来看，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就本文来说，将龙门石窟部分造像题

记、唐代人物与洛阳城相关资料放置于同一历史背景下考察，揭示出三者相互对应的历史现象，从而充

分表明龙门石窟是隋唐洛阳城空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城与龙门石窟空间关系的特点，可谓“北南

呼应，城窟一体”。

当我们重新梳理城址与石窟两类完全不同的文物遗存资料时，既要上升到城市体系的高度来看待两

者的关系，又要强调人的活动。通过唐人的佛事活动，将城址与石窟两种物质形态结合起来，城内人们

的政治生活、日常生活，与城外的宗教活动通盘考虑，才能展现活生生的历史场景。关于隋唐洛阳城与

龙门石窟关系问题的讨论，本文只是选取了城址与石窟的空间关系进行初步分析，由于篇幅所限，还有

其他诸多问题尚有待于今后做更为深入的探索。

     

附记：本文的写作始于2017年初，时断时续，历时四年。承蒙龙门石窟研究院杨超杰研究员对论文

提出修改意见、路伟先生慨赠予部分图片电子版、李晓霞女士提供相关学术信息，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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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霍宏伟《隋唐东都城空间布局之嬗变》，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19页。


